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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殚精竭虑为扶贫，业绩未隆无愧心。昔日
穷人今小康，一壶家酿见真情。”初夏时节，父
亲拗不过昔日扶贫对象户的热情相邀，来到30
年前与老百姓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贫困山
村。看到宽阔平坦的通村公路和蒸蒸日上的新
农村景象，体味着一茬又一茬扶贫干部与群众
的鱼水深情，85岁的老父亲兴高采烈，甩开手
中的拐杖，一口气写下5首“打油诗”。

父亲 4 岁丧父，13 岁丧母，从小备尝艰
辛。伯伯砍柴换钱，供父亲上学念书。由于天
资聪颖，加上勤奋好学，父亲少年时便被乡亲
们称为“秀才”，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参加了革
命工作，拾回了尊严和理想。

初生牛犊不怕虎。走上工作岗位后，父
亲克服一切困难勤学苦练，以沸腾的热情，
忘我的拼劲投入工作。因成绩突出，1952 年
荣获邵阳专署先进税务工作者荣誉称号。由
于父亲心直口快，性情刚烈，后来被错误处
理回家务农。

老家是一个偏远的山旮旯。在那个靠记
工分发放口粮的年代，由于人多而劳动力少，
家里很穷。父母披星戴月在自留地里种了不
少红薯、马铃薯和蔬菜瓜果，勉强能让儿女填
饱肚子。在母亲的细心操持下，父亲每餐还能
喝上几两用红薯和高粱自酿的杂粮酒。1954
年，相依为命的伯伯迭遭天灾人祸，因山洪暴
发导致田土淹没，而后伯母又因病身亡。面对
一连串的沉重打击，父亲气郁于胸，写出一首

首郁郁寡欢的诗词，释放自己的压力和苦痛。
无论怎样劳累和疲惫，父亲喝点酒后便

容光焕发，口若悬河。他向我们唠叨了许多关
于他的事情，让我们从中懂得遭遇挫折要坚
忍不拔，人活着要自强不息、要有骨气有尊严
等做人的道理：“忠诚报国是祖训，孝友传家
为根本。光明磊落人品正，家教家风要传承。”

劳作之余，父亲的至爱就是读书、喝酒，
每天不可或缺。他大多独斟独饮，有时沉默不
语，有时眼眶泛红，有时甚至手舞足蹈地吟哦
起诗词来。慢慢地，从父亲的言谈中，我逐渐
体会到他视书若宝、嗜酒如命背后的辛酸和
沉重：“一出娘胎便坎坷，运穷命大又如何？几
翻灾祸浑无恙，大难面前仍笑歌。”

“前度张郎今又郎，寒梅傲雪自然香。党恩
浩荡天公助，喜乘东风回邵阳。”熬过长夜，终
于迎来曙光。上世纪80年代初，经过拨乱反正，
年逾不惑的父亲落实政策恢复工作，被安排在
乡政府担任民政干部。时代在变，生活在变，父
亲闲暇时手不释卷，爱酒依然。他秉性不改，坦
荡无私，扶贫帮困，乐善好施，对工作兢兢业
业，对群众体恤救济，多次被市、县评为民政工
作先进个人。那些来乡里办事的，领取扶贫款
或救助金后，每到吃饭时间，父亲都要留下他
们喝上几盅，聊聊家常，干群关系亲如一家。

尔后，母亲带着我们跟随父亲离开家乡，
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那片浸透着心血和汗水的
土地。我们姊妹几个求学、参军，或参加工作，

或自主创业。每当父亲和他的朋友喝酒闲聊
时，尽管也有人数落他没有为子女拉关系、找
门子，利用职务之便捞点油水，父亲的眼神倏
然掠过一丝尴尬，但很快就释然，朗诵起自己
写的诗句来：“一尘不染教儿曹，两袖清风品
自高。漫道未酬鸿鹄志，双飞比翼亦逍遥。”

而我们姊妹心中一直敬重品性高洁的父
亲，不但从不埋怨，而且深怀感恩，各自在不
同的领域奔忙打拼，创先争优，和共和国共同
成长，先后100多次在全国和省、市获奖。每当
看到这些立功、获奖证书，父亲总是眉开眼
笑，诗兴盎然。

1995年，父亲退休后，被镇里聘请担任老
年科协主席，除了发挥余热引导群众科技致
富，就是阅读、健身，年年获评老有所为先进
个人。并结识了不少饱学之士，创作了数百首

“打油诗”：“文星璀璨耀三湘，惟楚有材属邵
阳。雏凤清声胜老凤，孙儿为我改文章。”

“人生八十才开始，璀璨晚霞尚满天。白
首难泯万里志，勿须戚戚话当年。”如今，耄耋
之年的父亲每天生活在书香之中，仍壮心不
已。他和母亲含饴弄孙之余，先后到北京、上
海、广东和香港、澳门等地探亲、旅游，感叹时
代巨变，醉心山水之间，抒发热爱祖国之情，
在《诗词百家》《邵阳晚报》《双清报》等刊物网
站发表了100多首“打油诗”。沐浴着新时代的
浩荡东风，他激情满怀挥毫书写一首又一首
新的诗篇：“身逢盛世多幸福，民安国泰乐祥
和。年丰人寿春常在，百岁期颐再笑歌。”

（张雪珊，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
诗歌学会会员，现任双清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区新闻中心主任）

父亲爱写“打油诗”
张雪珊

冬日无事，闲逛到浏阳，住
在一家客栈，喝了酒半夜睡不
着，书也看不进，又披衣起来喝
茶。这是第二次来浏阳了，走马
观花，对此地并不熟悉，随手拿
起一本浏阳指南图册来。封面
是一座深宅老院，旁边用草书
注着“浏阳丈夫第”。第是府邸，

“丈夫第”又是何意。翻开书里
的册页，才知是谭嗣同的故居。
我当然知道他是浏阳人，没想
到他还留下一座故居，就在浏
阳城里，明早去看看吧，这“丈
夫第”有多丈夫！

第二天早饭后，我步行过
去，一会就找到了，就在临街的
闹市上。府邸黑瓦木架，青砖外
墙，没有围栏，大门朝街。街上往来匆匆，府邸显得
与周围的市象格格不入。想来官宦人家的深宅是
空阔幽静、风光秀丽的，不是门楣上挂着“谭嗣同
故居”的牌匾，简直不敢相信是他们家的宅院。

故居横向不宽，纵向好几进，庭院悠深，有一
种气严实地笼罩着院落，一下变得庄重起来。可是
周围并无耀眼惊心的器物，到底是什么气呢？进门
前厅是谭嗣同的塑像，眼睛凹入，颧骨前突，面颊
瘦小，嘴唇紧闭，透出一种倔犟、一种刚毅，似有不
甘。从介绍上得知，这个宅院是他们祖上修建的。
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做了湖北巡抚后，皇上敕封

“大夫第官邸”，这是士大夫家族的无尚荣耀。我才
明白，昨夜看的介绍文字因为潦草，把“大”当成了

“丈”，不禁哑然失笑。
我在一则资料上看到，明清以来，湖南敕封

“大夫第”的地方共有四处，另为郴州永兴县马田
镇广西巡抚史朝仪的大夫第、娄底双峰两江总督
曾国荃的荷叶大夫第，还有我们家乡邵阳隆回县
罗洪镇的“紫诰荣封”大夫第，但这一座的主人未
能考证。看来，获此殊荣是极不容易的，功德才位
并举呢。笑过之后，我又低头沉思，原本是谭继洵
的封号之第，却挂上了谭嗣同的牌匾，看来是“僭
越”了，抢了光环。但是身边的人都知道谭嗣同，很
少有人知道谭继洵是谁，好像也顺理成章。谭继洵
要是知道，他会不会有意见，而且谭嗣同在这里住
的时间并不长，老夫才生于此、终于此呢！

其实，谭继洵心里早已有了料想。
谭嗣同13岁时，第一次回到浏阳，为上年去

世的母亲扫墓。谭继洵进士出身，在北京做官，谭
嗣同在北京出生和长大，但他对故乡却有着浓郁
的亲近感，好像就是饮着浏阳河水长大的。老父同
意他在乡学习，预备考取功名。谭嗣同一生的重要
变化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他在乡村集市、山林河道
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和生活，对过去的生活逐渐
怀疑起来。谭嗣同结识了城里的唐才常等“不良”
少年，一起拜师求学，尤好武术，看到不平事就时
不时展露一顿拳脚。后来又跟“大刀王五”一类人
搞到了一起，心事哪还能安定下来。

谭继洵忧心忡忡，不断修书催其归去。第二
年，谭嗣同很不情愿地去了在甘肃任职的父亲身
边，但他已不适应那种规整优裕的日子了，他向往
野性的自由生活，15岁时又回到了浏阳大夫第，如
鱼回到了水中。谭嗣同19岁结婚，中间去甘肃看过
父亲几次，21岁到30岁多次回乡参加科举考试，屡
屡失败，对功名进取失去了信心。父亲给他安排了
职位，他没一点兴趣，却喜欢游历，交际有识之士，
阔谈时局、痛陈政弊。君子豹变了，谁也无法阻拦。

要说谭嗣同短暂生命的可贵，正是由官宦之
家的“大夫”气，毫不妥协地转向了顶天立地的“丈
夫”气。谭嗣同是够“出头”的，31岁与师友创办算
学社，花费家中大量钱财。33岁那年，他参与长沙
时务讲堂，把家里的很多珍贵藏书和器物捐给了
讲堂。父亲写信责骂，他说我捐自己的书，跟你无
关。谭继洵写信苦劝，叫谭嗣同不要上北京，要么
来湖北。就在这一年，谭嗣同义无反顾地进京了。

谭嗣同进京之前，就安排了后事，当然不想有
人救他了。他代替父亲写了一封断绝信——不听
劝告、咎由自取、与我无关、再无逆子。其实是一封
救父信，清廷因此没有革其父性命，责令去职回
乡。谭继洵应该明白儿子的用心，白发送黑发，他
写了一副耐人寻味的挽联：谣风遍万国九洲，无非
是骂；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他还有昭雪之
念，应对儿子的丈夫气节是肯定的。

没想到这一走，这座宅院竟然挂到了他的名下，
虽然老父回乡后一直住在这里。谭继洵想到了儿子
会取代他，他曾安慰儿媳李闰说：媳妇不必悲伤，我
儿日后在青史上的地位，不知道比我要高多少倍！

参观中看到，谭嗣同为书房命名“石菊影庐”。
菊花石是浏阳的名石，坚硬纯洁，有着菊花状的纹
路，常做砚台。他写的一本书就叫《石菊影庐笔
识》，他还在书房题过一副门联，上联是“家无儋
石”，下联是“气雄万夫”。我犹感凛然之气辐射而
来，分明是一种丈夫气。

走出宅院，我又笑了，称“大夫第”为“丈夫
第”，又何尝不可呢？现在周围的“大夫气”依然萦
绕，“丈夫气”却很稀少。人在天地间往来，可是要
靠丈夫气支撑天地。

（邓跃东，1974年生，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现供职于邵阳市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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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着夕阳的余晖
四处寻找
通往杨梅林的路

却因
一池荷花
两处蛙鸣
停留在
山坳里的石拱桥上 瞻望
鸟雀飞过
知了急叫

为何
杨梅满树
竹篮却无梅

告白

急奔的冬天
跨过春天的绿茵
赶在流年的前面
告别了昨天
还有年轻的你

夏夜的繁星
陪你一起痴迷
虫子的禅音
青蛙的梵语

渐渐地
夜忘记了时光
还有你的一切

（梁厚连，1985年出生，绥宁县
人，现供职于绥宁县教育局）

最近网上有一个关于“霸
气”横幅的报道，说的是甘肃一
女子出嫁时，她的三个弟弟拉起
横幅“警告”新郎，其内容是：“我
姐在家活泼可爱，性格开朗，若
回娘家低头不语，我定让你出门
小心翼翼。”“我姐国色天香，务
必善待我姐，稍有差池，必将严
惩。”该女子有如此硬气撑腰的
娘家人，让众多女网友羡慕不
已：“这样的弟弟给我来一打！”

女子一旦出嫁，原来那些有
着直接或间接的血缘关系，朝夕
相处、亲密无间的一大家子人，身
份就嬗变成了“娘家人”，而夫家
和娘家之间的那一段路，就成了

“娘家路”。这条或长或短的“娘家
路”，在女子心中有着特别的意蕴
和浓浓的感情色彩。这条路上，有
时春风拂面，阳光朗照；有时候阴
云密布，风寒雨凄，婚姻生活的况
味和在婆家酸甜苦辣的日子，就
被“娘家路”串起来了。

很多人的脑海里都嵌印着
小媳妇骑着毛驴回娘家的经典
画面。据说，在北方，每年大年

初，小媳妇们带着“姑爷”回娘家
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中国岁时风
俗。女儿要回娘家，夫婿要同行，
所以俗称迎婿日。不难想象，那
时候没有大车小车高铁飞机，回
一趟娘家着实不易，所以得骑着
毛驴赶路。当然，骑得起驴的也
只有小康之家，贫寒之家就只能
以独轮车代步了。但不管怎样，
平日里在夫家低声下气的女人，
这一天有丈夫牵着毛驴在旁伺
候，或推着车屁颠屁颠地跟着，
地位竟然高过了大老爷们，也算
是扬眉吐气了。

常言道：“客人不断行家路，
女人不断娘家路。”后一句的意
思，一方面是说娘家是女人心中
永远的牵挂，她们常回娘家、与
娘家人多走动交往是一件很正
常的事情；一方面是说女人再怎

么也不会得罪娘家人。实际上，
在女人处于弱势地位的旧时代，
与娘家人关系好不好，在受委屈
时有没有娘家人撑腰，直接关乎
她在夫家的地位和幸福感。

女人天生好面子，一般来
说，她们如果在夫家有头有脸，
或日子富足，丈夫混得好，那绝
对是愿意经常回娘家的。不但可
以“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
给娘家人带去体面的见面礼，而
且在娘家人面前也特别有面子。
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娘家，真的是

“青春作伴”，心情透爽。但是，不
管是哪个年代，两口子过日子闹
点小别扭总是难免的。连唐朝时
候贵为公主的升平公主都曾与
夫婿郭暧发生口角，而郭暧口不
择言说了很伤人的话，公主受了
气就回娘家禀报。幸亏皇帝老爸

唐代宗宽宏大量，公爹郭子仪绝
不护短，打了郭暧数十大棍，公
主立马消了气，小两口也重归于
好。以前通信不发达，女人和丈
夫闹了别扭，只能赌气回娘家住
下来，或哭哭啼啼“搬救兵”。在
这种背景下回娘家，可说是满脸
愁云，腿重如铅了。

女人回了娘家，实际上自己
家里也往往乱成一团糟。孩子哭
着寻妈哄不了，圈里的鸡栏里的
猪没人喂，家里卫生更是没人打
扫……这些情况，在娘家的女人
何尝不知道，她心里何尝有半点
安逸？这情况，就和改革开放之
初的一部电影《甜蜜的事业》中
与丈夫闹别扭回娘家的唐二婶
差不多。她在娘家连做梦都想着
家里的事儿，简直度日如年。

阴晴娘家路，酸甜人生味。娘
家路，是女人的心灵大后方，情感
芳草地。它延伸在女人的婚姻生
活中，铺展在女人的生命历程里。

（杨能广，邵东县人，现任新
邵县新媒体中心副主任，兼任新
邵县文联委员、县作协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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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晴“娘家路”
杨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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